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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
（
一
）一

覺
睡
醒
時
，
張
開
眼
睛
的
剎
那
，
伸
展
身
軀
的
瞬
間
，
突
然
茫
然
得
以
為
眼
前
所
凝
視
的
牆
壁
是
幻
覺
，
彷

彿
伸
手
一
揮
便
會
隨
之
扭
曲
，
天
花
的
吊
燈
會
在
塌
下
來
之
際
消
失
於
半
空
，
靈
魂
隨
空
氣
流
動
，
就
像
我
也
非
我

般
的
遊
離
。
不
過
，
呼
吸
卻
把
我
的
意
識
牢
固
在
軀
體
之
中
，
空
氣
從
鼻
腔
掠
過
，
直
接
竄
進
氣
管
及
肺
部
，
這
是

我
的
身
體
，
空
氣
中
的
氧
氣
帶
到
我
的
血
液
，
流
動
至
身
體
各
處
，
每
下
心
跳
和
呼
吸
，
便
像
把
眼
前
柔
軟
的
牆
壁

變
得
堅
固
，
將
浮
動
不
安
的
天
花
懸
在
半
空
，
也
順
道
把
我
的
飄
忽
的
意
識
緊
鎖
。
此
時
，
我
所
觸
碰
的
一
切
仿
佛

像
水
泥
地
板
般
生
硬
，
卻
比
飄
遠
的
風
箏
更
加
飄
忽
。

語
言
系
統
能
讓
我
們
建
構
或
具
體
地
認
識
這
個
世
界
，
我
們
開
始
將
知
識
分
層
，
系
統
卻
拒
絕
承
認
自
己
的
飄

忽
，
我
認
為
意
識
是
飄
忽
的
，
意
識
可
能
是
靈
魂
，
可
能
只
是
我
們
的
腦
袋
，
那
顆
與
海
綿
幾
乎
無
異
的
器
官
，
而

我
覺
得
那
其
實
是
住
在
我
們
心
中
的
，
它
無
關
理
性
，
也
絕
非
感
性
。

我
們
只
是
一
隻
會
穿
衣
、
走
路
、
說
話
的
動
物
，
基
本
上
與
一
棵
植
物
無
異
，
儘
管
植
物
不
會
吃
喝
賺
錢
，
但

它
一
樣
會
吸
收
陽
光
，
生
長
死
去
，
若
我
們
撇
除
一
切
慾
望
和
複
雜
的
建
構
，
事
實
上
我
們
與
萬
物
無
異
，
一
直
等

待
老
去
及
死
亡
。
或
許
植
物
會
痛
，
只
是
我
們
聽
不
懂
它
的
抑
鬱
。

猛
烈
的
日
光
讓
我
感
到
不
安
，
於
是
想
索
性
搬
到
看
不
到
太
陽
的
地
方
居
住
，
朋
友
說
，
冰
島
有
一
半
的
時
間

沒
有
日
照
，
我
很
想
到
那
裡
去
。

太
陽
是
一
頭
猛
獸
，
它
出
現
的
時
候
，
讓
我
覺
得
無
比
刺
眼
，
它
釋
放
的
熱
能
似
要
把
所
有
生
物
煮
熟
，
然
後

成
為
它
的
外
賣
晚
餐
。
為
了
避
開
野
獸
的
追
捕
，
我
便
在
房
間
裡
裝
上
厚
不
透
光
的
窗
簾
，
偶
爾
在
陽
光
燦
爛
的
下

午
服
安
眠
藥
入
睡
，
墜
進
深
層
睡
眠
，
才
可
讓
自
己
暫
時
與
這
個
世
界
切
斷
一
切
不
必
要
的
連
繫
。

安
眠
藥
於
我
而
言
是
比
一
切
物
質
更
重
要
，
當
我
因
活
著
感
到
無
比
痛
苦
時
，
它
是
唯
一
可
帶
我
遠
離
煩
囂
的

安
慰
劑
，
只
要
睡
著
我
便
不
用
處
理
生
活
上
的
瑣
碎
事
，
毋
須
被
無
聊
至
極
的
世
事
纏
繞
，
這
種
感
覺
像
多
喝
兩
杯

的
微
醺
，
卻
更
勝
酒
醉
後
的
迷
茫
。

終
究
也
是
會
醒
來
的
，
藥
力
驟
退
後
便
會
醒
過
來
，
我
知
道
世
間
還
有
很
多
有
趣
的
人
和
事
，
世
界
的
紛
擾
我

總
是
要
面
對
的
，
這
是
一
種
在
世
的
修
行
，
特
別
是
當
你
覺
得
生
無
可
戀
，
大
家
也
快
將
你
逼
瘋
的
時
候
。
可
是
，

別
忘
記
，
你
本
來
就
是
瘋
的
，
卻
在
這
裡
裝
正
常
。
你
可
知
道
，
每
天
醒
來
的
時
候
發
現
自
己
還
活
著
，
便
是
讓
我

變
得
瘋
癲
和
絕
望
的
最
佳
理
由
。
有
人
為
生
存
而
感
到
快
樂
，
但
你
們
又
憑
何
感
到
快
樂
呢
？

政
府
告
訴
我
們
吸
煙
危
害
健
康
，
吸
煙
會
導
致
肺
癌
，
吸
煙
會
導
致
皮
膚
老
化
，
但
長
命
百
歲
才
是
最
大
的
詛

咒
。
若
沒
要
事
，
我
才
不
想
活
下
去
，
但
又
不
想
自
殺
，
我
只
想
自
然
地
死
去
，
想
到
這
裡
便
想
點
起
一
支
煙
，
大

力
地
把
尼
古
丁
都
吸
到
肺
部
，
將
世
界
反
對
我
的
一
切
，
作
出
一
下
最
無
力
的
對
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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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的
主
診
醫
生
說
：
「
你
所
服
的
安
眠
藥
劑
量
不
能
再
加
了
，
要
是
睡
不
著
的
話
，
躺
在
床
上
慢
慢
深
呼
吸
，

放
鬆
身
體
就
自
然
可
以
入
眠
了
。
」

他
的
診
所
像
一
間
囚
室
，
而
他
就
像
獄
卒
一
樣
，
只
管
我
的
精
神
狀
況
會
否
出
軌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他
更
怕
病
人

因
為
他
「
管
」
不
好
而
失
控
，
破
壞
世
界
秩
序
。

每
次
會
面
他
如
常
地
問
：
「
你
有
沒
有
感
到
難
過
？
」

我
也
會
凝
視
著
他
白
袍
上
扣
著
的
銘
牌
，
象
牙
白
色
的
銘
牌
上
，
用
黑
色
的
墨
水
刻
上
「
張
志
倫
醫
生
」
，
那

是
新
細
明
體
，
我
認
得
。

張
志
倫
的
皮
膚
黝
黑
而
粗
糙
，
臉
上
架
上
一
副
金
絲
眼
鏡
，
恤
衫
燙
得
筆
挺
，
而
且
袖
口
的
位
置
上
也
繡
上
了

他
英
文
名
字
的
縮
寫
，
然
後
左
手
手
腕
戴
有
一
隻
勞
力
士
手
錶
，
驟
眼
看
上
去
他
確
是
社
會
上
最
佳
的
模
範
學
生
。

他
看
到
我
的
目
光
呆
滯
便
問
：
「
你
有
依
時
吃
藥
吧
？
」

我
此
時
直
視
他
的
雙
眼
，
頭
部
向
左
傾
說
：
「
你
說
的
話
我
快
可
倒
背
一
次
給
你
聽
了
，
有
沒
有
不
開
心
；
依

時
吃
足
藥
否
；
有
沒
有
想
自
殺
。
我
可
以
告
訴
你
，
我
不
會
自
殺
，
但
我
很
想
死
。
」

張
志
倫
突
然
放
下
一
直
疾
書
的
筆
說
：
「
如
果
你
有
自
殺
傾
向
的
話
，
便
要
再
入
院
了
。
」

我
繼
續
看
著
他
的
雙
眼
說
：
「
關
於
生
死
，
相
信
作
為
醫
生
的
你
比
我
更
能
理
解
吧
！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既
然
你
有
自
殺
傾
向
…
…
」

我
：
「
做
人
做
到
想
死
，
與
你
讀
書
讀
到
想
死
的
道
理
也
是
一
樣
吧
，
你
讀
書
讀
到
想
死
的
時
候
又
何
不
被
關

進
精
神
病
院
？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那
是
因
為
你
有
病
。
」

我
：
「
對
啊
！
我
的
病
是
因
為
我
難
過
，
我
為
活
著
而
感
到
難
過
，
於
是
呢
？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是
因
為
你
腦
內
的
血
清
素
不
足
導
致
情
緒
出
現
問
題
。
」

我
：
「
所
以
作
為
醫
生
便
寧
願
用
藥
令
病
人
的
情
緒
磨
蝕
，
也
不
願
意
打
開
病
人
心
裡
的
結
。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生
命
很
可
貴
，
你
應
多
些
正
面
思
維
，
不
要
沉
溺
於
負
面
的
思
想
之
中
。
」



1011

冰

島

的

太

陽

 
 

 
 

沒

有

光

（
一
）

我
：
「
生
命
可
貴
在
於
你
覺
醒
的
一
刻
，
而
非
只
滿
足
於
在
這
密
不
透
風
的
圍
城
中
呼
吸
，
苟
延
殘
喘
。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你
有
做
運
動
嗎
？
有
曬
太
陽
的
習
慣
嗎
？
」

我
搖
頭
：
「
我
最
討
厭
的
就
是
太
陽
。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多
感
受
大
自
然
會
對
你
的
病
有
幫
助
。
」

我
：
「
你
我
本
身
就
是
大
自
然
。
」

張
志
倫
：
「
兩
周
後
再
回
來
複
診
，
依
時
吃
藥
，
病
情
有
變
則
應
向
急
症
室
求
助
，
護
士
會
幫
你
排
期
的
。
」

我
推
向
診
室
的
門
走
出
去
，
護
士
大
聲
叫
喊
我
的
名
去
拿
藥
，
當
她
大
喊
：
「
舒
寧
！
」
的
時
候
，
我
也
差
點

回
不
過
神
了
，
差
點
連
自
己
的
名
字
也
認
不
出
。

按
現
今
醫
學
的
數
據
分
析
，
我
患
上
抑
鬱
症
已
有
差
不
多
十
年
，
當
時
我
在
科
學
課
上
伏
在
桌
上
突
然
淚
奔
，

無
緣
無
故
地
為
一
個
自
己
想
不
透
的
問
題
哭
起
來
，
可
是
十
年
過
去
了
，
我
還
未
能
為
自
己
解
答
此
難
題
。

忘
了
那
年
是
十
三
或
十
四
歲
，
我
經
常
想
著
世
界
是
從
何
而
來
，
我
又
為
何
而
來
，
然
後
覺
得
上
學
讀
書
不
過

是
一
個
輪
迴
，
上
學
讀
書
下
課
，
欠
交
功
課
、
留
堂
、
罰
站
，
天
天
如
是
，
天
天
重
演
一
次
。
我
厭
倦
了
，
覺
得
沒

有
完
結
也
沒
有
出
路
，
於
是
我
索
性
站
在
途
中
蹲
下
來
，
逃
避
世
間
對
我
期
望
的
一
切
。

我
怕
我
漸
漸
忘
了
自
己
的
名
字
，
於
是
必
須
大
聲
呼
喊
自
己
的
名
字
，
就
像
從
前
民
間
為
死
於
非
命
的
孩
子
在

路
上
招
魂
一
樣
。
我
離
開
診
所
後
，
午
後
的
陽
光
曬
到
我
的
身
上
，
我
全
身
馬
上
滾
燙
得
像
被
活
生
生
丟
進
鍋
中
的

魚
一
樣
，
很
想
奮
力
翻
身
逃
脫
卻
身
不
由
己
。
我
沿
著
大
街
一
邊
走
，
一
邊
看
著
頭
頂
上
的
霓
虹
招
牌
，
與
我
擦
身

而
過
的
人
群
，
熙
來
攘
往
的
馬
路
，
旁
人
與
同
伴
聊
天
時
發
出
的
聲
響
，
種
在
道
路
兩
旁
的
大
樹
，
它
們
像
我
身
後

一
幅
流
動
的
畫
，
我
默
默
經
過
卻
與
我
毫
無
關
聯
。

前
陣
子
有
一
位
大
學
同
學
建
議
我
參
加
冥
想
班
，
她
說
只
要
透
過
盤
腿
坐
在
地
上
，
慢
慢
呼
吸
，
清
空
腦
袋
便

可
與
宇
宙
連
接
，
進
入
歸
一
的
狀
態
。
因
為
某
天
無
聊
，
於
是
便
跟
她
一
起
冥
想
，
結
果
腦
袋
清
空
不
了
，
宇
宙
也

連
不
上
線
，
卻
連
接
了
一
堆
封
塵
的
記
憶
。

我
小
時
候
唸
一
所
位
於
九
龍
塘
的
女
校
，
至
今
我
仍
記
得
我
在
課
室
眺
望
出
外
面
的
操
場
時
，
陽
光
折
射
下
去

的
顏
色
，
那
是
一
種
接
近
溫
暖
的
黃
色
，
它
能
把
孩
子
的
無
憂
照
透
，
反
射
出
他
們
一
切
潛
藏
的
煩
憂
。

當
我
進
入
冥
想
狀
態
時
，
一
呼
一
吸
也
牽
動
我
的
思
緒
脈
絡
，
朋
友
說
冥
想
能
讓
我
一
直
砰
然
的
心
靜
下
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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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

（
三
）那

年
春
天
我
在
未
圓
湖
畔
追
著
一
名
認
識
不
到
三
小
時
的
男
同
學
跑
了
三
個
圈
，
原
因
是
我
跟
他
說
好
用
一
個

林
夕
的
簽
名
跟
他
換
一
個
白
先
勇
的
簽
名
，
結
果
陳
子
深
食
言
拿
了
書
便
向
前
跑
。

於
是
我
便
追
著
陳
子
深
，
一
邊
大
叫
：
「
你
這
個
混
蛋
！
把
書
還
給
我
啊
！
」

陳
子
深
停
下
來
一
聲
不
發
，
望
著
我
傻
笑
，
然
後
便
說
：
「
你
可
以
選
擇
不
換
，
但
林
夕
的
簽
名
還
是
我
的
，

白
先
勇
的
簽
名
也
是
我
的
。
」

我
說
：
「
我
的
，
給
我
。
明
明
我
們
就
說
好
要
交
換
。
」
我
伸
手
想
去
搶
他
手
中
的
《
寂
寞
的
十
七
歲
》
簽
名
版
。

我
們
拿
著
書
在
湖
邊
拉
扯
了
好
一
陣
子
，
陳
子
深
的
力
氣
比
我
大
，
最
後
他
說
：
「
要
換
也
可
以
，
把
你
的
照

片
也
附
在
書
上
，
如
果
你
不
同
意
，
那
就
拉
倒
吧
！
」

我
不
服
輸
：
「
那
就
拉
倒
吧
！
」
我
在
他
的
手
中
搶
回
那
本
書
，
便
走
回
去
睡
。

後
來
冬
天
我
坐
在
湖
邊
發
呆
的
時
候
，
突
然
旁
邊
多
了
一
個
人
，
正
是
陳
子
深
。

陳
子
深
問
我
：
「
如
何
留
著
我
們
喜
愛
的
事
物
？
」

我
看
著
湖
水
說
：
「
把
它
製
成
標
本
吧
！
」

他
張
開
笑
口
，
我
見
狀
便
把
口
袋
內
剩
下
的
牛
奶
糖
遞
給
他
，
他
竟
然
將
成
半
排
糖
倒
入
口
中
。

陳
子
深
又
問
：
「
那
如
果
我
喜
歡
你
呢
？
」

我
悠
悠
地
答
：
「
我
不
知
道
啊
？
你
認
為
呢
？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那
麼
便
留
在
我
的
心
裡
吧
！
」

我
又
問
：
「
你
喜
歡
我
嗎
？
」

陳
子
深
說
：
「
喜
歡
啊
！
你
不
喜
歡
嗎
？
」

我
說
：
「
喜
歡
吧
！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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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子
深
：
「
那
就
只
能
到
喜
歡
為
止
吧
！
」

我
疑
惑
地
看
著
他
說
：
「
別
這
樣
矯
情
吧
！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我
有
女
朋
友
啊
。
」

湖
面
被
風
吹
皺
了
，
我
的
心
也
被
石
頭
擊
起
漣
漪
，
然
後
石
沉
大
海
。

我
咬
著
唇
說
：
「
啊
，
那
麼
好
吧
！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怎
麼
了
？
我
們
還
可
以
做
互
相
喜
歡
的
朋
友
吧
！
」

我
說
：
「
好
吧
！
但
我
還
未
知
道
你
叫
甚
麼
名
字
。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這
…
…
」

我
說
：
「
怎
麼
了
，
有
很
多
人
認
識
你
嗎
？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不
是
，
只
是
…
…
」

我
說
：
「
怕
你
女
朋
友
從
別
人
口
中
聽
見
我
認
識
了
你
？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是
啊
！
」

我
說
：
「
那
你
的
電
話
呢
？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抱
歉
了
，
我
真
的
不
能
…
…
」

我
說
：
「
那
你
也
不
是
喜
歡
我
啊
。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我
叫
甚
麼
名
字
，
與
電
話
號
碼
是
甚
麼
，
跟
我
喜
不
喜
歡
你
沒
有
直
接
關
係
啊
，
要
不
我
把
電
郵

地
址
給
你
。
」

我
伸
出
左
手
手
心
遞
向
他
，
他
用
原
子
筆
在
我
的
掌
心
上
寫
字
的
痕
癢
，
曾
成
為
彼
此
的
心
癢
，
但
筆
跡
卻
模

糊
得
甚
麼
也
看
不
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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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子
深
和
我
自
此
便
在
電
郵
通
訊
，
偶
爾
相
約
在
夜
半
見
面
，
在
網
絡
他
喚
我
「
寶
貝
」
，
在
現
實
他
卻
喚
我

「
舒
寧
」
。

陳
子
深
考
畢
業
試
的
前
一
個
星
期
，
我
在
學
校
的
飯
堂
內
看
見
他
和
女
友
一
起
，
我
便
定
了
神
看
著
他
。

那
時
我
聽
得
見
他
的
女
友
問
：
「
那
個
女
生
不
斷
看
著
你
，
她
認
識
你
的
嗎
？
」

陳
子
深
故
意
瞥
了
我
一
眼
然
後
說
：
「
不
，
我
不
認
識
她
，
或
許
她
有
思
覺
失
調
呢
！
」

陳
子
深
的
女
友
聽
罷
後
哈
哈
大
笑
：
「
她
的
眼
神
像
是
跟
你
認
識
的
啊
！
」

陳
子
深
：
「
瘋
的
人
甚
麼
神
情
也
有
，
別
多
疑
了
！
」
他
說
罷
後
便
擁
著
女
友
親
了
一
下
。

我
看
著
陳
子
深
親
在
女
友
的
嘴
上
，
我
的
眼
淚
隨
著
呼
吸
的
節
奏
不
斷
滾
下
來
，
我
伏
在
滿
是
食
物
殘
渣
的
桌

上
猛
力
呼
吸
，
哭
得
愈
來
愈
大
聲
。

陳
子
深
的
女
友
見
狀
跟
他
說
：
「
你
有
沒
有
紙
巾
？
」

隨
後
他
的
女
友
拿
著
紙
巾
走
過
來
遞
給
我
。

我
抬
起
頭
看
著
她
，
手
中
握
著
桌
上
的
水
杯
，
才
猛
然
醒
覺
其
實
自
己
連
拿
水
潑
她
的
資
格
也
沒
有
。

我
沒
有
接
過
她
的
紙
巾
便
離
開
了
飯
堂
。

陳
子
深
事
後
在
電
郵
跟
我
說
對
不
起
，
並
說
明
自
己
最
喜
歡
的
其
實
是
我
，
只
是
那
天
身
不
由
己
而
已
，
叫
我

不
要
上
心
。

我
跟
他
說
既
然
如
此
就
和
女
友
分
手
，
然
後
和
我
一
起
吧
。

陳
子
深
隨
後
傳
來
的
只
有
連
聲
的
對
不
起
。

然
後
某
天
我
約
他
在
深
夜
碰
面
，
在
學
校
內
的
公
園
等
了
一
個
通
宵
，
他
也
沒
有
到
來
，
後
來
我
給
他
發
了
數

十
個
電
郵
，
他
始
終
也
沒
有
回
覆
，
彷
佛
只
是
在
畢
業
禮
當
天
看
過
他
穿
著
黑
袍
路
過
的
模
樣
。

當
初
我
以
為
他
不
想
離
開
女
友
的
原
因
只
是
懦
弱
，
但
其
實
他
也
不
過
當
我
是
標
本
，
存
在
那
裡
。
雖
是
喜
歡
，

但
卻
不
是
那
種
活
生
生
，
可
捧
在
懷
內
愛
的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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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
寧
．
二
零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．
夜

在
身
軀
浸
透
在
河
水
之
際
，
我
暗
忖
著
，
只
要
再
張
開
眼
便
可
看
到
一
個
新
世
界
，
但
此
刻
我
竟
躺
在
小
旅
館

的
床
上
，
前
方
的
電
視
正
播
著
新
聞
片
段
，
主
播
說
著
像
咒
語
般
的
音
調
，
思
緒
比
平
常
更
飄
忽
，
彷
彿
呼
出
一
口

氣
後
，
便
忘
了
上
一
秒
發
生
的
事
。

我
輕
輕
搖
頭
，
才
瞥
見
旁
邊
睡
了
一
個
華
裔
青
年
，
他
的
頭
髮
烏
黑
，
黑
色
框
的
眼
鏡
放
在
床
頭
櫃
上
，
他
正

睜
開
雙
眼
發
呆
，
不
發
一
言
。

我
側
著
身
子
背
對
著
他
，
努
力
思
索
著
剛
才
發
生
的
事
，
但
記
憶
倒
帶
至
我
自
殺
的
畫
面
便
停
頓
了
，
我
記
得

陳
真
說
過
，
這
種
狀
態
叫Ego D

eath
，
若
是
如
此
的
話
，
記
得
，
不
記
得
，
也
不
重
要
了
。

旁
邊
的
男
生
側
著
身
子
，
用
手
環
抱
著
我
，
我
腦
內
迅
即
浮
起
一
個
名
字
，
彷
彿
是
我
倆
初
相
見
時
，
他
告
訴

我
的
。
羅
迅
用
手
在
我
後
頸
的
紋
身
上
比
劃
著
，
然
後
問
：
「
其
實
你
叫
甚
麼
名
字
？
」

我
動
了
一
動
身
子
：
「
你
猜
吧
！
」

他
看
著
紋
身
胡
亂
說
了
幾
個
名
字
，
卻
始
終
猜
不
對
，
然
後
羅
迅
繼
續
看
著
天
花
發
呆
，
電
視
的
光
照
亮
了
昏

暗
的
房
間
，
也
把
他
的
輪
廓
描
繪
得
更
立
體
。

羅
迅
索
性
平
躺
在
床
上
，
電
視
上
的
男
女
說
著
咒
語
般
的
語
言
，
而
他
此
刻
卻
在
自
顧
自
地
背
電
影
對
白
，
而

且
是
把
整
段
戲
的
內
容
背
出
來
，
我
並
不
覺
得
奇
怪
，
只
是
認
為
每
人
都
有
發
瘋
的
時
候
，
或
許
是
他
在
這
房
間
裡

過
得
比
較
舒
服
，
就
像
找
回
某
部
分
，
他
曾
經
脫
落
在
某
地
的
碎
片
。

我
回
到
香
港
後
辭
了
原
本
的
工
作
，
去
當
了
電
影
編
劇
，
經
常
想
著
如
果
世
界
就
只
得
這
麼
大
的
話
，
我
也
可

以
畫
出
一
個
更
廣
闊
的
世
界
吧
。

某
天
晚
上
，
羅
迅
來
了
舍
下
作
客
，
他
見
我
的
書
桌
上
放
了
一
疊
劇
本
，
他
拿
起
來
細
看
，
上
面
印
了
我
的
名

字
，
他
刻
意
把
其
讀
錯
。

我
對
他
說
：
「
長
那
麼
大
也
不
識
字
啊
？
」

羅
迅
：
「
以
後
你
也
會
記
得
，
有
人
故
意
把
你
的
名
字
讀
錯
。
」

就
這
樣
，
我
的
前
生
在
冰
島
結
束
，
再
張
開
眼
之
時
看
見
一
個
人
，
然
後
這
個
故
事
才
開
始
綻
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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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迅
．
二
零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．
夜

香
港
的
冬
天
不
太
冷
，
但
也
總
算
較
其
他
地
區
乾
燥
，
否
則
我
藏
在
衣
櫃
旁
的
數
箱
錄
音
帶
便
通
通
受
潮
了
。

這
晚
，
我
如
常
地
拿
著
一
部
小
型
錄
音
機
，
坐
在
書
桌
前
自
言
自
語
，
檯
燈
的
黃
光
從
左
邊
折
射
過
來
，
就
像
為
我

營
造
了
一
個
小
世
界
般
。

每
晚
的
十
時
正
，
我
會
把
整
間
房
子
的
燈
關
掉
，
只
剩
一
盞
檯
燈
，
然
後
拿
著
錄
音
機
說
出
所
有
記
憶
所
及
的

事
。
既
然
回
憶
中
有
我
才
可
成
為
過
去
，
要
是
我
在
某
天
死
去
的
話
，
這
過
百
盒
錄
音
帶
便
是
我
存
在
的
證
據
了
。

我
拿
著
錄
音
機
道
：
「
二
零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，
我
剛
從
冰
島
的
郊
外
走
出
市
區
，
在
路
上
某
間
小
酒
吧
喝

著
酒
，
聽
著
旁
邊
的
男
男
女
女
在
聊
天
，
從
我
拿
著
酒
杯
轉
身
的
那
刻
，
瞥
見
一
個
全
身
濕
透
的
華
裔
女
孩
坐
在
酒

吧
一
角
，
出
於
好
奇
之
故
，
我
向
她
以
廣
東
話
問
好
，
而
她
的
眼
神
迷
離
，
外
套
口
袋
內
裝
了
十
多
塊
石
頭
，
如
果

她
在
此
刻
突
然
消
失
的
話
，
我
也
不
覺
得
出
奇
。
」

我
喝
一
口
水
繼
續
道
：
「
我
禮
貌
地
向
她
報
上
名
時
，
雖
然
她
沒
有
回
應
，
但
卻
走
過
來
擁
著
我
，
她
濕
透
的

長
裙
把
我
的
大
衣
也
沾
濕
了
，
然
後
她
哄
過
來
吻
我
，
當
下
我
只
覺
得
她
有
點
臉
熟
，
可
能
是
她
失
戀
後
，
一
時
喝

多
了
吧
，
至
於
何
以
她
會
全
身
濕
透
，
她
卻
始
終
沒
有
告
訴
我
。
」

我
聽
著
錄
音
帶
在
機
器
內
轉
動
的
聲
音
，
腦
內
不
斷
迴
旋
著
當
晚
的
事
，
頓
了
頓
繼
續
道
：
「
那
晚
她
擁
著

我
走
出
了
小
酒
吧
，
不
知
何
故
，
我
並
沒
有
推
開
她
，
可
能
黎
耀
輝
說
得
對
『
原
來
人
寂
寞
起
上
來
時
，
個
個
都
一

樣
。
』
，
我
倆
就
這
樣
，
踏
著
細
雪
，
夜
空
中
散
發
著
一
種
我
從
沒
聞
過
的
味
道
，
起
初
以
為
是
她
的
香
水
味
，
後

來
才
知
道
，
寒
夜
裡
的
冰
島
竟
是
這
種
味
。
」

我
索
性
躺
在
床
上
，
右
手
握
著
錄
音
機
，
並
放
它
在
胸
口
上
，
磁
帶
和
我
的
心
跳
產
生
共
鳴
，
引
發
出
一
股
離

心
力
，
我
閉
著
眼
睛
繼
續
道
：
「
我
倆
躺
在
小
旅
館
的
床
上
做
愛
，
她
故
意
按
下
電
視
遙
控
的
開
關
，
任
由
異
國
的

語
言
充
塞
在
這
房
間
之
中
，
我
對
冰
島
語
陌
生
，
甚
至
面
前
赤
裸
的
女
孩
也
是
陌
生
的
，
於
是
我
想
到
，
這
種
景
況
，

大
抵
就
是lost in translation

吧
。
」

我
試
著
側
著
身
子
道
，
儘
量
減
低
莫
名
的
離
心
力
：
「
我
對
她
的
一
切
好
奇
，
感
覺
像
是
熟
悉
，
卻
又
很
陌
生
，

有
一
瞬
她
張
開
了
眼
睛
，
凝
視
著
天
花
上
的
吊
燈
，
徐
徐
對
我
說
了
一
番
話
，
她
說
：
『
和
陌
生
人
做
愛
可
以
令
她

暫
時
忘
了
自
己
是
誰
，
更
多
的
是
，
她
根
本
不
想
記
得
自
己
是
誰
，
反
正
她
現
在
甚
麼
也
忘
了
。
』
」

這
種
離
心
力
蔓
延
至
我
的
腦
袋
，
激
起
一
股
震
蕩
，
我
開
始
坐
立
不
安
，
於
是
便
起
來
站
在
窗
邊
繼
續
道
：
「
當

時
她
轉
身
，
我
看
見
她
頸
背
的
位
置
上
有
一
個
書
法
字
的
紋
身
，
猜
忖
著
那
可
能
是
她
名
字
中
的
其
中
一
個
字
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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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她
說
她
忘
了
自
己
的
名
字
，
只
叫
我
猜
著
，
而
她
又
說
我
猜
不
中
。
」

我
倚
在
窗
前
，
看
著
屋
外
的
高
樓
大
廈
道
：
「
然
後
我
躺
在
床
上
思
索
著
有
關
自
己
的
事
，
想
著
想
著
，
彷
彿

也
跟
她
一
起
忘
了
自
己
是
誰
，
或
是
此
刻
的
自
己
才
是
我
，
於
是
頃
刻
有
點
出
神
，
像
是
連
自
己
本
來
的
模
樣
也
看

不
清
了
。
」

我
又
坐
回
書
桌
前
：
「
二
零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我
說
過
會
再
找
她
的
，
傍
晚
時
分
我
去
到
了
她
的
家
，

那
裡
裝
潢
簡
單
，
只
有
一
張
餐
桌
、
沙
發
與
電
視
，
而
且
窗
邊
還
掛
著
厚
厚
的
黑
色
窗
簾
，
我
想
她
和
我
一
樣
，
也

不
喜
歡
猛
烈
的
太
陽
。
那
晚
，
她
穿
了
一
襲
碎
花
長
裙
，
長
髮
凌
亂
，
我
瞥
見
書
桌
上
有
一
疊
電
影
劇
本
，
上
面
印

著
的
該
是
她
的
名
字
吧
，
因
為
我
覺
得
她
不
可
能
是
演
員
，
由
那
刻
開
始
，
我
對
她
擁
有
一
份
出
於
率
性
的
好
奇
，

可
能
見
到
她
，
就
讓
我
想
起
自
己
吧
，
反
正
誰
不
是
忙
這
忙
那
，
急
著
從
萬
物
中
看
見
碎
片
中
折
射
的
自
己
。
」

說
到
這
裡
，
我
按
下
錄
音
機
的
按
鈕
，
「
撻
」
的
一
聲
證
明
錄
音
已
結
束
，
我
徐
徐
拿
出
錄
音
帶
，
將
其
放
進

盒
子
裡
，
在
標
籤
紙
上
寫
著
：
「
記
二
零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，
冰
島
的
某
夜
」
，
然
後
把
錄
音
帶
收
好
，
此
刻
香
港
濕

冷
的
天
氣
，
竟
又
蕩
來
冰
島
的
味
道
，
可
能
是
安
眠
藥
力
發
了
，
我
也
是
時
候
要
睡
了
，
晚
安
。

（
後
續
三
）

單
一
．
二
零
一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．
夜 

我
叫
單
一
，
今
年
二
十
七
歲
，
七
歲
時
隨
家
父
移
民
冰
島
，
去
年
在
雷
克
雅
未
克
的
公
路
上
遇
見
一
個
從
香
港

來
的
女
孩
，
於
是
便
想
過
來
這
邊
看
看
，
結
果
至
今
也
未
捨
得
回
家
。

家
父
在
冰
島
開
了
一
間
中
菜
館
，
生
意
不
太
好
，
大
概
冰
島
人
都
只
愛
吃
羊
頭
吧
，
之
前
我
一
直
在
菜
館
內
工

作
，
在
香
港
也
順
理
成
章
地
成
了Bar Tender

，
但
老
闆
說
近
年
的
營
業
額
創
新
低
，
說
現
在
香
港
人
都
愛
窩
在
家

裡
喝
啤
酒
，
和
朋
友
聚
在
一
起
聊
天
的
機
會
也
少
之
又
少
，
因
為
如
果
沒
有
世
界
盃
的
話
，
大
家
也
寧
願
看
手
機
，

可
是
老
闆
又
偏
偏
不
會
在
店
裡
裝
電
視
，
他
說
，
「
喝
酒
也
要
看
電
視
的
話
，
倒
不
如
回
家
吃
薯
片
喝
可
樂
。
」

我
覺
得
老
闆
是
一
個
有
原
則
的
人
，
但
是
為
了
自
己
的
生
計
著
想
，
也
得
想
想
辦
法
，
否
則
天
天
站
在
吧
檯
內

抹
空
杯
，
這
間
店
未
倒
閉
之
前
，
我
也
快
悶
死
了
。
於
是
，
我
想
到
一
條
絕
世
好
橋
。

這
天
我
如
常
站
在
吧
檯
內
工
作
，
酒
櫃
後
有
一
塊
大
型
的
霓
虹
燈
管
，
寫
著
酒
吧
的
名
字
「N

ew
 O

rder

」
，

數
名
客
人
坐
在
吧
檯
前
喝
著
我
們Signature

的G
in Tonic

，
聽
著
我
說
著
一
個
未
完
的
故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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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後
續
十
（
）

羅
迅
．
二
零
一
八
年
一
月
三
日
．
夜

渴
望
孤
獨
地
活
著
是
一
種
死
亡
美
學
，
因
為
人
類
本
來
就
是
群
居
動
物
，
違
背
本
性
的
下
場
也
應
只
有
死
路
一

條
。
然
而
，
此
刻
的
我
卻
願
與
任
何
人
切
斷
不
必
要
的
情
感
，
把
所
有
感
情
的
連
結
也
收
起
，
這
會
叫
我
好
過
點
，

也
叫
對
方
好
過
一
點
。

不
過
，
人
類
的
身
體
構
造
有
趣
，
腦
袋
想
的
是
一
套
，
內
心
卻
醞
釀
另
一
幅
畫
面
，
做
出
來
的
又
是
另
一
回
事
。

我
不
知
道
這
算
好
還
是
不
好
，
有
時
候
我
也
很
矛
盾
，
像
從
來
也
沒
對
自
己
誠
實
過
似
的
，
這
樣
活
著
不
好
，
但
要

是
不
這
樣
自
虐
一
下
的
話
，
恐
怕
也
叫
我
難
以
相
信
，
原
來
世
界
竟
非
荒
謬
。

這
夜
我
躺
在
沙
發
上
，
伸
手
往
茶
几
處
拿
起
一
盒
錄
音
帶
，
我
拿
著
細
看
，
然
後
想
著
如
果
有
一
天
，
人
類
連

錄
音
帶
也
停
產
了
，
那
我
該
怎
麼
辦
，
要
是
大
家
也
進
步
得
索
性
把
一
切
實
在
的
東
西
化
作
虛
無
，
那
麼
我
存
在
的

意
義
會
是
甚
麼
。

我
拿
著
錄
音
機
，
把
它
置
在
胸
口
前
，
如
常
地
按
下
上
面
的
紅
色
按
鈕
，
「
噠
」
的
一
聲
響
起
，
我
便
開
始
說

話
了
：
「
二
零
一
八
年
一
月
三
日
，
下
午
四
時
半
，
我
路
經
舒
寧
的
家
，
想
著
要
不
要
上
去
看
一
看
她
，
反
正
我
直

覺
認
為
她
一
定
在
家
，
走
出
電
梯
，
站
在
她
的
家
門
前
，
我
聽
見
室
內
傳
出
打
字
機
的
聲
音
，
當
下
我
有
點
狐
疑
，

因
為
我
記
憶
中
，
她
從
來
沒
有
用
打
字
機
的
習
慣
。
」

我
索
性
站
起
來
道
：
「
我
沒
打
算
按
下
門
鈴
，
只
是
默
默
地
站
在
那
裡
，
聽
著
狠
勁
的
打
字
聲
，
然
後
有
一
把

男
聲
從
裡
面
傳
出
，
他
笑
著
對
舒
寧
道
：
『
嘩
，
你
出
動
到
講
廣
告
呢
句Tag

啊
？
』
，
雖
然
我
聽
不
清
楚
舒
寧
說

甚
麼
，
但
至
少
我
聽
得
出
，
他
的
語
氣
像
是
很
快
樂
。
」

我
看
著
牆
下
那
架
被
我
摔
爛
的
模
型
飛
機
，
然
後
繼
續
對
著
錄
音
機
道
：
「
那
時
我
不
知
道
該
如
何
反
應
，
應

該
走
，
還
是
勇
敢
地
按
下
門
鈴
，
但
直
至
我
聽
到
舒
寧
說
：
『
不
如
等
陣
我
陪
你
洗
車
喇
。
』
，
便
決
定
轉
身
離
開

了
。
」我

拾
起
模
型
飛
機
的
碎
片
細
看
著
：
「
離
開
了
那
裡
後
，
我
內
心
有
一
種
莫
名
的
憤
怒
，
不
知
道
該
氣
甚
麼
，

但
其
實
也
沒
甚
麼
好
氣
的
，
畢
竟
是
甚
麼
也
沒
有
發
生
過
，
但
我
也
從
未
聽
過
舒
寧
說
話
的
口
氣
可
以
是
這
樣
從
容

的
，
向
來
她
的
語
氣
拘
謹
，
臉
上
經
常
掛
著
一
副
不
知
所
措
的
模
樣
。
」

我
躺
在
床
上
繼
續
道
：
「
我
不
知
這
是
甚
麼
一
回
事
，
我
開
始
說
服
自
己
她
是
一
個
浪
蕩
的
人
，
今
天
是
我
，

明
天
是
他
，
後
天
是
另
一
位
，
這
樣
或
者
我
會
好
過
一
點
，
既
然
她
只
想
找
祭
品
的
話
，
那
就
隨
她
去
吧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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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反
著
身
子
躺
在
床
上
，
把
錄
音
機
放
在
枕
頭
上
，
然
後
繼
續
道
：
「
後
來
我
走
到
單
一
工
作
的
酒
吧
，
我
喝

了
兩
杯
啤
酒
，
把
今
天
的
事
全
告
訴
了
他
，
不
料
他
邊
抹
著
杯
子
邊
笑
著
道
，
說
我
的
憤
怒
是
來
自jealousy

，
卻

又
偏
裝
作
不
作
乎
，
然
後
他
再
多
倒
一
杯
酒
，
又
道
：
『
唔
洗
驚
，
大
把
人
都
係
咁
，
你
唔
係
世
上
唯
一
。
』
」

我
拿
著
錄
音
機
，
坐
在
床
沿
：
「
我
不
知
道
，
我
一
直
以
為
，
我
的
情
緒
只
是
一
條
一
線
，
而
且
是
在
最
低
的

位
置
，
如
今
卻
被
這
種
憤
怒
從
低
處
激
起
反
彈
到
上
高
位
，
我
只
好
壓
抑
著
，
回
家
後
一
手
把
放
在
書
櫃
上
的
飛
機

模
型
大
力
摔
到
地
上
，
然
後
坐
在
沙
發
上
發
呆
。
」

我
說
罷
後
，
竟
發
現
我
的
手
心
一
早
已
冒
汗
，
而
且
心
臟
跳
得
異
常
快
，
可
能
是
憤
怒
，
可
能
是
莫
名
的
情
緒

起
伏
吧
，
我
不
知
道
是
甚
麼
一
回
事
，
又
或
者
是
，
我
知
道
的
，
但
我
從
來
也
不
敢
承
認
，
現
在
是
半
夜
三
時
十
四

分
，
不
知
在
另
一
端
的
她
在
做
些
甚
麼
呢
。

（
後
續
十
五
）

單
一
．
二
零
一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．
夜

聖
誕
前
夕
的
生
意
特
別
清
淡
，
隔
壁
家
的
酒
吧
一
早
已
佈
置
好
聖
誕
裝
飾
，
只
得
我
們
家
的
酒
吧
門
外
還
是
立

著
一
個
小
燈
箱
，
指
示
過
路
人
不
如
進
來
喝
一
杯
。
雖
然
店
內
沒
有
電
視
，
但
老
闆
最
近
搬
了
一
部
老
舊
的
收
音
機

回
來
，
他
說
那
是
在
上
環
的
某
間vintage shop

買
的
，
恰
巧
和
他
小
時
候
放
在
家
的
那
台
，
一
模
一
樣
。

我
扭
開
收
音
機
，
然
後
拿
著
毛
巾
抹
檯
，
不
時
往
門
口
張
望
，
想
著
西
裝
男
好
像
也
有
數
天
沒
來
了
，
可
能
他

找
到
了
新
女
伴
吧
，
想
著
想
著
陳
真
也
有
好
幾
天
沒
來
了
，
可
能
她
忙
著
照
顧
小
狗
吧
，
也
可
能
她
忙
於
工
作
吧
，

但
明
明
我
倆
是
笑
著
揮
手
說
再
見
的
。

想
到
這
裡
，
我
轉
身
往
嘴
裡
塞
一
支
煙
，
剛
點
火
之
際
，
抬
頭
看
了
掛
鐘
一
眼
，
恰
好
是
晚
上
八
點
鐘
，
收
音

機
播
著
一
首
歌
：
「
忘
掉
愛
過
的
他
當
初
的
喜
帖
金
箔

印
著
那
位
他
裱
起
婚
紗
照
那
道
牆
及

一
切
美
麗
舊
年
華　

明
日
同
步
拆
下

忘
掉
有
過
的
家　

小
餐
檯
沙
發
雪
櫃

及
兩
份
紅
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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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馨
的
光
境
不
過
借
出
到
期
拿
回
嗎

終
須
會
時
辰
到　

別
怕
」

我
邊
抽
著
煙
邊
聽
得
有
點
出
神
，
此
時
有
一
個
人
影
從
門
口
處
往
吧
檯
走
近
，
我
揉
了
揉
眼
睛
，
見
到
那
是
一

名
穿
著
黑
色
長
袍
，
頭
上
戴
著
深
藍
色
冷
帽
的
青
年
，
他
下
巴
留
著
髭
子
，
個
子
不
高
。

他
走
到
吧
檯
前
對
我
道
：
「
我
想
問
單
一
在
嗎
？
」

我
好
奇
地
看
著
他
：
「
我
就
是
單
一
，
我
認
識
你
的
嗎
？
」

他
：
「
不
，
我
叫
游
燚
，
我
是
來
找
你
的
。
」

游
燚
的
語
氣
平
淡
，
幾
乎
沒
有
高
低
起
伏
，
聽
得
出
他
平
常
應
該
不
太
愛
說
話
，
而
且
他
臉
上
還
掛
著
一
副
太

陽
眼
鏡
，
雖
然
不
太
看
出
他
的
神
情
，
但
他
話
後
總
對
我
壓
出
一
個
微
笑
，
和
他
相
處
的
人
大
抵
就
感
覺
像
把
手
伸

進
一
缸
溫
水
中
吧
。

我
：
「
是
甚
麼
事
喔
？
要
喝
一
杯
嗎
？
」

游
燚
：
「
舒
寧
說
你
調
的G

in Tonic

很
好
喝
，
那
就
來
一
杯
吧
。
」

我
：
「
沒
問
題
，
原
來
你
是
舒
寧
的
朋
友
，
她
很
久
沒
來
了
，
她
最
近
好
嗎
？
」

游
燚
：
「
她
現
在
去
了
上
海
，
過
兩
天
便
回
來
了
。
」

我
把
調
好
的G

in Tonic

遞
給
游
燚
：
「
那
就
好
。
」

游
燚
拿
起
酒
杯
呷
了
一
口
，
然
後
他
從
口
袋
內
拿
出
一
個
深
藍
色
的
信
封
放
在
吧
檯
上
，
我
看
著
那
信
封
，
暗

忖
著
那
該
不
是
舒
寧
又
拿
東
西
來
，
要
我
交
給
別
人
吧
。

游
燚
：
「
我
和
舒
寧
下
個
月
要
結
婚
了
，
是
她
叫
我
過
來
拿
請
帖
給
你
的
。
」

我
拿
起
喜
帖
的
瞬
間
有
點
愕
然
，
拆
開
信
封
拿
出
帖
子
時
，
瞥
見
信
封
上
寫
著
「
單
一
」
二
字
，
那
確
是
舒
寧

的
筆
跡
。

我
：
「
是
甚
麼
時
候
的
事
啊
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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